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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6﹞以周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日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五。﹝註 57﹞文益禪師弘

化的情形，據《景德傳燈錄》〈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傳〉云： 
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

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

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扣激請益，皆應病與藥，

隨根悟入者，不可勝計。……嗣子天台山德韶、文遂、慧炬等一十

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

方。……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讚銘記詮等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

下。﹝註 58﹞ 
由文益所作《三界維心頌》與《法嚴六相義頌》中，得窺知其繼承了玄沙的

唯識論，并著重理事論，發展出「一切現成」的禪思想。 
法眼文益的法嗣，據《景德傳燈錄》所載，有六十三人，分別是天台山

德額韶國師、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漳州羅漢智依大師、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漳州羅漢守仁禪師、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撫州黃山良

匡禪師、杭州靈隱清聳禪師、金陵報慈行言導師、金陵淨德志筠禪師、高麗

道峰慧炬國師、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杭州寶塔紹巖禪師、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洪州雲居清錫禪師、洪州百丈道常禪師、天台般若敬遵

禪師、廬山歸宗策真、洪州同安紹顯禪師、廬山棲賢慧圓禪師、洪州觀音從

顯禪師、廬州長安延規禪師、常州正勤希奉禪師、洛京興善棲倫禪師、洪州

新興齊禪師、潤州慈雲匡達禪師﹝註 59﹞、蘇州薦福紹明禪師、澤州古賢謹禪

師、宣州興福可勳禪師、洪州上藍守訥禪師、撫州覆船和尚、杭州奉先法瑰

禪師、廬山化城慧朗禪師、杭州永明道鴻禪師、高麗靈鑒禪師、荊門上泉和

尚、廬山大林僧遁禪師、池州仁王緣勝禪師、廬山歸宗義柔禪師、泉州上方

慧英禪師、荊州護國邁禪師、饒州芝嶺照禪師、廬山歸宗師慧禪師、廬山歸

宗省一禪師、襄州延慶通性大師、廬山歸宗夢欽禪師、洪州舍利玄闡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洪州禪溪可莊禪師、潭州石霜爽禪師、江西靈山和尚、廬

山佛手巖因禪師、金陵保安止和尚、昇州華嚴幽禪師、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註 56﹞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傳〉，頁 75。 
﹝註 57﹞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周金陵清涼文益傳〉，頁 335。 
﹝註 58﹞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傳〉，頁 76。 
﹝註 59﹞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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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大寧道邁禪師、楚州龍興德賓禪師、鄂州黃龍仁禪師、洪州西山道聳禪

師。﹝註 60﹞ 

一、報恩慧明 

慧明禪師幼年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閩越間，歷諸禪會，

莫契本心。後於撫州臨川謁文益禪，師資道合，尋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

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於閫外，師欲整而導之。尋遷於天台山白沙

卓庵，博學強記的朋彥上座來論宗乘失對，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漢乾

祐中（948～950 年），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說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

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錢王因命雪峰義存法嗣翠巖令參等諸禪匠

及城下名公定勝負，群彥彌伏，錢王大喜署師號圓通普照禪師。﹝註 61﹞報恩

慧明的法嗣，僅福州長溪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一人。﹝註 62﹞ 

二、報慈文遂 

報慈文遂導師，出家後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

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謁文益禪師，懵然無對，文益禪師誡令焚

其所注之文，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964 年），金陵國主延入居長慶，次

遷報慈大道場，署號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註 63﹞報慈文遂導

師的法嗣，有常州齊雲慧禪師、常州雙嶺祥禪師、洪州觀音真禪師、洪州龍

沙茂禪師、洪州大寧獎禪師等五人，無機緣語句流世。﹝註 64﹞ 

三、永明道潛 

道潛禪師，初至撫州臨川謁文益禪師，文益異之便容入室，一日與文益

論及華嚴六相義，得點撥而開悟。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文益問曰：「律

中道隔壁聞釵釧即名破戒，見睹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

曰：「好個入路。」文益謂師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為王侯所重。」師

                                                      
﹝註 60﹞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頁 121。 
﹝註 61﹞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傳〉，頁 102～103。 
﹝註 62﹞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頁 123。 
﹝註 63﹞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傳〉，頁 105。 
﹝註 64﹞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傳〉，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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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

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迦藍號慧日永明，請師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

銅像過新寺供養，錢王曰：「善哉，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

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眾。﹝註 65﹞以

建隆二年（961 年）九月十八日寂。﹝註 66﹞ 
永明道潛的法嗣，有杭州千光王寺瑰省禪師、衢州鎮靜志澄大師與明州

崇福院慶祥禪師三人。﹝註 67﹞瑰省禪師（906～972）幼年出家，精究律部，

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因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

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

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道潛禪師法席隆盛，專申參問，道潛禪師

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

寶三年（970 年），衢州刺使翁晟仰重師道，在杭州西山創大禪苑請師居之，

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

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

師開寶五年（972 年）七月示寂，不求醫，卒前三日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眾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

舍利，門人建塔。﹝註 68﹞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吳越國賜紫，署積善大師。僧

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斯髮。」僧又問：「用者如何？」師

曰：「不知。」僧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

誰是下手者？」僧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

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慶祥禪師住明州崇福院，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遍，

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真常，如此施

為，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僧

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僧曰：

「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註 69﹞這上述對話，即見本宗的宗風：

「機鋒相拄，不涉方便。」 

                                                      
﹝註 65﹞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傳〉，頁 107。 
﹝註 66﹞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傳〉，頁 337。 
﹝註 67﹞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頁 123。 
﹝註 68﹞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忂州鎮境志澄大師傳〉，頁 145。 
﹝註 69﹞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傳〉，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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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靈隱清聳 

清聳禪師，初參文益禪師，文益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

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文益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

錢億執師事之以禮，錢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

師。師上堂示眾曰： 
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

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見色便見心，

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

心？若是心，為什麼卻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

會麼？只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

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

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註 70﹞ 
這已很明顯指示不離心求解脫，但能直下體現明暗色空，則心地廓然而無惑，

得大自在。靈隱清聳接引學人的風格，正符合其上堂對學人的開示。僧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僧曰：「見後如何？」師曰：「綠

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僧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

僧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道珍重。師曰：「不是這個道

理。」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

麼？」僧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

寒雪下。」﹝註 71﹞學人不悟一切唯心所造，不是著境，就是覓境作解，苟知

一切唯心所作，則體會一切現成，對境自然不取不捨。 
靈隱清聳禪師的法嗣，有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秀州羅漢願昭禪師、處

州報恩師智禪師、衢州濲寧可先禪師、杭州光孝道端禪師、杭州保清遇寧禪

師、福州支提辯隆禪師、杭州瑞龍希圓禪師與杭州國泰德文禪師。﹝註 72﹞當

中僅杭州國泰德文禪師無機緣語句流傳，願昭與辯隆禪師生平較詳。願昭禪

師初依杭州西山保清院受業，自靈隱道潛發明心地，眾請住秀州羅漢院。師

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

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

                                                      
﹝註 70﹞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傳〉，頁 108～109。 
﹝註 71﹞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傳〉，頁 109。 
﹝註 72﹞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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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

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眾人笑汝。」

僧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註 73﹞學人不體師意，仍在語

句上作解。辯隆禪師依靈隱道潛出家，遂受心印，後住福州支提山雍熙寺。

上堂所云，在開示學人不離玄沙的「金剛眼睛」或稱「秘密金剛體」，其云： 
巍巍實相偪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眾還見不見？若言見也，

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

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偪塞虛空，為什麼不見？﹝註 74﹞ 
支提辯隆禪師接引學人，依無知之體「金剛眼睛」立說，然學人仍難識取。

如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腳下底。」僧曰：「恁麼即尋常履踐。」

師曰：「莫錯認。」僧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裸裸地。」僧曰：「恁

麼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麼？」﹝註 75﹞學人由話語作解，不由不假功行的

「自心」或「秘密金剛體」頓超。 

六、報慈行言 

行言禪師，得法於淨慧禪師後，江南國主新建報慈道場，命師大闡宗猷，

海會二千餘眾，別署導師之號。師上堂開示學人，亦直指人人一切俱足，何

必再到禪堂參問，學人參問時答當不離舊時行履。據《景德傳燈錄》〈金陵報

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傳〉云： 
上堂示眾曰：「凡行腳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缽，可謂行菩

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來這裏舉論真如槃，此是非時之說。然

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

具足僧寶。」……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卻依舊處

去。」﹝註 76﹞ 
行言由師說「一切現成」，發展出「無住」而「依舊處去」的禪思想。報慈行

言導師的法嗣，有洪州雲居義能禪師與饒州北禪清皎禪師二人，僅雲居山第

九世住持有機緣語句傳世。﹝註 77﹞ 
                                                      
﹝註 73﹞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傳〉，頁 145。 
﹝註 74﹞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傳〉，頁 146。 
﹝註 75﹞ 同前註。 
﹝註 76﹞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傳〉，頁 110～111。 
﹝註 77﹞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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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涼泰欽 

法眼文益禪師會下傳法較久的，首推清涼泰欽。泰欽禪師，其人辯才無礙，

入文益禪師之室，海眾歸之，咸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古山雙林院，次住上

藍護國院，再遷金陵龍光院。﹝註 78﹞禪門中人雖說「法無殊味」且無一法可得，

然古來即傳付授之說，泰欽乃遭申問其師法眼文益有何分付，泰欽則答其師既

無分付也無錯指。據《景德傳燈錄》〈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傳〉云： 
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

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於文益禪師之室，暨文益

禪師滅（958 年）後，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

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

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眾曰：「先師法席五百眾，今

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為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

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

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

去。何也？只為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

得者，為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珍重！」﹝註 79﹞ 
泰欽所表達的，是實無一法可當情，無一法可立。直下就是。以顯示先師別無

付授，僅是學人不是。所以先師有五百眾，而僅十數人在諸方為導首，非其師

有所錯指，只因「隔闊多時」（意指離師說）。所以報慈行言有云：「顯明則海印

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茍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

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

散千金，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註 80﹞清涼泰欽以

開寶七年（974 年）六月示寂，仍不忘訓勉眾人期得以開悟能弘法利生。其云： 
老僧臥寂，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什麼

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在前進；及至城所，又道

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個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

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

                                                      
﹝註 78﹞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傳〉，頁 112～113。 
﹝註 79﹞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傳〉，頁 113。 
﹝註 80﹞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傳〉，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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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汝開口。汝今不知阿那個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

但識口，必無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

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千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為我，

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

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

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註 81﹞ 
清涼泰欽禪師以開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法嗣有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與廬山棲賢慧聰禪師二人，而棲賢慧聰無機緣語句傳世。﹝註 82﹞道齊禪師禮

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遍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泰欽禪師，機緣頓契，暨

泰欽住上藍院，師主經藏。﹝註 83﹞泰欽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

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泰欽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泰欽曰：「他家自有兒

孫。」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

兒孫，將來用得恰好。」﹝註 84﹞對於上述師徒間的話語，知學人不見於自心

而起分別，悟了之後絕滲漏，而知自心之妙用自得。此誠如正果法師云： 
這顯見法眼的宗風，簡明處似雲門，隱密處類曹洞。其接化之言句似

頗平凡，而句下藏機鋒，有當機睹面而能使學人轉凡入聖者。﹝註 85﹞ 
道齊初住筠州東禪院，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為十一世主持，三處說

法所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以至道三年（997 年）九月八日集眾

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

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

向什麼處見，為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

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眾付契瑰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

各自努力。珍重！」大眾纔散，師歸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註 86﹞

師之行持，惠洪在《禪林僧寶傳》卷第七〈贊〉曰：「夫自心非外有，妄盡而

返照，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 

                                                      
﹝註 81﹞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傳〉，頁 113～114。 
﹝註 82﹞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頁 124。 
﹝註 83﹞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傳〉，頁 147。 
﹝註 84﹞ 《五燈會元》卷第十〈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傳〉，頁 235。 
﹝註 85﹞ 《禪宗的歷史與文化》，頁 234。 
﹝註 86﹞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注道齊禪師傳〉，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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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居道齊的法嗣，有南康雲居契瑰禪師、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明州瑞

巖義海禪師、明州廣慧志全禪師、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與荊門軍清溪禪師等

七人。﹝註 87﹞靈隱文勝的法嗣，有青原下十一世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與常州

薦福院歸則禪師。﹝註 88﹞瑞巖義海的法嗣，有青原下十一世明州翠巖嗣元禪師。

﹝註 89﹞法眼宗從文益禪師起，經過四傳，至青原下十一世，法脈即斷絕。 

八、報恩法安 

法安禪師受法眼文益禪師印可後，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為第四世，上堂

開示學人，不作方便更無漸次的道理。其云： 
知幻即離幻，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什麼生

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

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亙古亙今未嘗不見前。上座，一切

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

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

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註 90﹞ 
法安本師說主頓超，且云一切時中承此威光，有密教色彩。江南國主請入居

報恩院，署號攝眾。師上堂亦直言直下無事好，但承王恩不得杜口，只得如

達磨西來為諸人證明，但期當下認取。其云： 
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為眾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

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者？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

今更別說個什麼即得，然承恩旬不可杜默去。夫禪宗示要，法爾長

規，圓明顯露，亙古亙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

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覯取。古人雖道立地覯取，如

今坐地還覯得也無？﹝註 91﹞ 
報慈法安禪師上堂開示與接機的精神，是一貫的，強調「直下是」。所以僧問：

「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云：「汝道有也未？」僧問：「如

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以開寶中（968～976 年）卒於本院。
                                                      
﹝註 87﹞ 《五燈會元》卷第十〈雲居齊禪師法嗣〉，頁 213。 
﹝註 88﹞ 《五燈會元》卷第十〈靈隱勝禪師法嗣〉，頁 213。 
﹝註 89﹞ 《五燈會元》卷第十〈瑞巖海禪師法嗣〉，頁 213。 
﹝註 90﹞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傳〉，頁 114。 
﹝註 91﹞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傳〉，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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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2﹞ 
報恩法安的法嗣，有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與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

師。﹝註 93﹞以慧誠禪師生平較詳，而道堅僅流傳機緣語句。慧誠禪師幼出家，

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契法安禪師，密承心印，庵於廬山之金鋒。宋高

宗淳化四年（993 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徒眾三請師開法

住持。﹝註 94﹞師上堂開示學人，仍強調一切具足，人人各有本分事，祖師西

來苟有奇特事，也只道「見性成佛」這個奇特方便，所以諸人莫自屈而窮問。

據《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云： 
初上堂，未陞座，謂眾曰：「天人得道以此為證，恁麼便散去，已是

周遮，其如未曉，再為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主臨筳，請師

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

諸上座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

為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亙古亙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誤上座，

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

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

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個奇特方便。

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註 95﹞ 
由「唯識無境」，發展出「一切現成」，乃至知「本分事圓滿十方亙古亙今」，

頓時「見性成佛」。慧誠且援引諸佛護持入禪門，其接歸宗寺法席十有四載，

常聚五百餘眾，以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眾，安然而

化，壽六十七，臘五十二，全身塔於本山。﹝註 96﹞ 

九、雲居清錫 

文益禪師的法嗣清錫禪師，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

師曰：「識取廣平。」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師次住雲居山，

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麼作境？」僧曰：「如何是境中人？」
                                                      
﹝註 92﹞ 同前註。 
﹝註 93﹞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頁 124。 
﹝註 94﹞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傳〉，頁 147～148。 
﹝註 95﹞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傳〉，頁 148。 
﹝註 96﹞ 同註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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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

尚寫真，乃問：「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

為什麼將供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取？」﹝註 97﹞這也是「一切現成」的

禪思想，不著境，貴人自識。雲居清錫禪師的法嗣，有台州般若從進禪師與越

州清化志超禪師。﹝註 98﹞兩人皆僅流傳機緣語句，生平不詳。 

一○、廬山延規 

延規禪師自文益得法後，住廬山長安院，後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

乃歸本院西堂示滅。﹝註 99﹞長安延規的法嗣，除長安院第二世辯實禪師之外，

另有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註 100﹞用清禪師在河州出家，遠參延歸禪

師，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年），知潭州張茂宗

請居雲蓋山，為第六世住持。師有頌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

玄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遍天遍地。」

僧曰：「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一鑪香。」僧曰：「此

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眾。」師常節飲食，隨眾二時但展缽而已，

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無拘執。以至

道二年（996 年）四月二日示寂而逝，闍維，建塔於本山。﹝註 101﹞ 

一一、崇壽契稠 

契稠禪師自法眼文益得法後，住撫州崇壽院。上堂開示學人，第一義現

成，何勞更問，何勞更觀；欲知佛性義，則當觀時節因緣。據《景德傳燈錄》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傳〉云： 
上堂陞座，僧問：「四眾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

勞更問。」師又曰：「大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

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散去。若

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

                                                      
﹝註 97﹞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洪州雲居山真如院清錫禪師傳〉，頁 116。 
﹝註 98﹞ 《五燈會元》卷第十〈雲居錫禪師法嗣〉，頁 213。 
﹝註 9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廬州長安院廷規禪師傳〉，頁 119。 
﹝註 100﹞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廬山長安院廷歸禪師法嗣〉，頁 124。 
﹝註 101﹞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傳〉，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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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一切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緣。作

麼生是法之真緣？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

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

何勞長老多說。眾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註 102﹞ 
師接引學人，著重在「一切現成」，實「無一法可得」，而領解即不是。如僧

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

一問。」僧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噦：「古人見什麼處不齊？」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僧曰：「如何領解？」師曰：「領

解即不是。」僧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以淳化三年（992
年）示滅。﹝註 103﹞崇壽契稠禪師的法嗣，有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杭州資國

圓進山主與杭州臨安功臣山淨土院惟素禪師。﹝註 104﹞淨土惟素的法嗣，僅杭

州淨土院惟正禪師一人。惟正禪師（976～1049）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

祥符中得度，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本如之院務，師謝曰：「聞拓缽乞食，

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

非從事屋廬之秋。」於是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惟素禪師。

時惟素禪師董臨安功臣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因師為人高簡、律身

精嚴，為名御巨公所推尊。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

「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

所謂造物無盡藏也。」師以皇祐元年（1049 年）孟夏八日語眾曰：「夫動以對

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

然而逝。﹝註 105﹞ 

一二、百丈道恆 

道恆（一作道常）禪師於洪州出家，禮照明禪師被剃，尋參文益禪師，

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文

益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

                                                      
﹝註 102﹞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傳〉，頁 115。 
﹝註 103﹞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傳〉，頁 115～116。 
﹝註 104﹞ 《五燈會元》卷第十〈崇壽稠禪師法嗣〉，頁 213。 
﹝註 105﹞ 前引書卷第十〈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傳〉，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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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註 106﹞師上堂開示學人，實是無事，此是選佛道場，

但且識心，心空及第歸。據《景德傳燈錄》〈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傳〉

云： 
上堂示眾曰：「乘此寶乘直到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

時寒，不用久立，卻請迴車，珍重。」……師又謂眾曰：「實是無事，

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到得這裏。古人只道：『十方同聚會，個

個學無為；此是選佛道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

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

麼？但且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

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阿誰喚上

座？若不應，不喚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

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病僧，又莫是渠自代麼？珍重！」

﹝註 107﹞  
師亦示眾，不說而回已是重說，參他不如自參，且即使句下承當，仍未徹悟。

據《五燈會元》〈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傳〉云： 
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腳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

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腳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

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

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卻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

上堂，眾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眾集便曰：「珍重。」或時眾

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

便承當，敢保君未徹。」﹝註 108﹞ 
師接引學人，亦在自知而實得。如僧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

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僧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

麼則不解參也。」﹝註 109﹞至於學人問及祖師西來意的問題，仍本著禪門中人

的一貫宗旨不說破，貴人會通宗旨。據《景德傳燈錄》〈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

常禪師傳〉云： 

                                                      
﹝註 106﹞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傳〉，頁 116。 
﹝註 107﹞ 同前註。 
﹝註 108﹞ 《五燈會元》卷第十〈洪州百丈道恆禪師傳〉，頁 222。 
﹝註 10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傳〉，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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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僧舉：「問

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

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

「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

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註 110﹞ 
百丈道恆禪師以淳化二年（991 年）示滅。﹝註 111﹞百丈道恆的法嗣，有廬山

棲賢澄偍禪師、蘇州萬壽德興與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註 112﹞ 

一三、歸宗義柔 

義柔禪師自文益禪師印可後，住廬山歸宗寺為第十三世住持。師上堂開

示學人，若是第一義如何能說觀，又一問一答實無了期，佛法不是這些道理，

向來成佛亦無心，既然眾人誠請，總要能夠會取。據《景德傳燈錄》〈廬山歸

宗寺義柔禪師傳〉云： 
師初上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筳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

「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為是觀為復不

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

語。……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眾，

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個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

緣是知軍請命，寺眾誠心，既到這裏，且說個什麼即得，還相悉麼？

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

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為之化。若也不會，若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

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助皇風，迴向清列。

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已。豈況當今聖明者哉！」﹝註 113﹞ 
歸宗義柔的法嗣，有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明州天童辛禪師、杭州功臣

覺軻心印禪師與明州天童清簡禪師。﹝註 114﹞諸人中僅功臣覺軻有法嗣，分別

是蘇州堯峰顥暹禪師、蘇州吳江聖壽志昇與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註 115﹞ 

                                                      
﹝註 110﹞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傳〉，頁 116～117。 
﹝註 111﹞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傳〉，頁 117。 
﹝註 112﹞ 《五燈會元》卷第十〈百丈恆禪師法嗣〉，頁 213。 
﹝註 113﹞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傳〉，頁 127。 
﹝註 114﹞ 《五燈會元》卷第十〈歸宗柔禪師法嗣〉，頁 213。 
﹝註 115﹞ 前引書卷第十〈功臣軻禪師法嗣〉，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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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文益禪師法嗣六十三人，以天台德韶傳法為盛，其餘如報恩慧明、

報慈文遂、永明道潛、靈隱清聳、淨德志筠、報慈行言、清涼泰欽、報恩法

安、百丈道常、歸宗義柔等，均接眾甚廣，大揚一家的禪風。 

第三節  天台德韶與永明延壽 

一、天台德韶及其法嗣 

（一）行方與化導 
大法眼文益門下，悟道入室者有六十三人，而其生平、機緣傳至今日者

四十三人之多，就中以天臺德韶國師（891～972 年）為眾之上首。師係處州

龍泉人，俗姓陳，年十五出家，十七歲受業於本州龍歸寺，十八歲於信州開

元寺受戒。梁開平中（907～911 年），遊方詣投子山見青原下四世大同禪師（819
～914 年），乃發心之始。次謁洞山門下、青原下五世的龍牙居遁禪師（835
～923 年），因緣不契。﹝註 116﹞龍牙不為德韶說破，後德韶悟得對龍牙深為讚

仰。據《五燈會元》〈天台山德韶國師傳〉云： 
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

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

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

經十七次問，牙祇如荅，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

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註 117﹞ 
德韶在句理呈機，被龍牙駁斥，轉語已不落兩頭，仍沒悟得「自性」。次參洞

山門下疏山匡仁，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疏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

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疏山曰：「不說。」師曰：「為什麼不說？」疏山

                                                      
﹝註 116﹞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5。關於德韶遊方謁

投子大同事，《宋高僧傳》卷第十三〈宋天台山德韶傳〉、《五燈會元》卷第十

〈天台山德韶國師傳〉皆言後唐同光中（923～926 年），然據《祖堂集》卷

第六〈投子和尚傳〉與《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傳〉，

投子大同卒於唐乾化四年（914 年）。德韶後參龍牙居遁，據《祖堂集》卷第

八〈龍牙和尚傳〉，龍牙卒於後梁末末帝龍德三年（923 年）9 月 13 日。所以

德韶遊方參投子、龍牙，不可能在龍牙卒後的唐同光中。 
﹝註 117﹞ 《五燈會元》卷第十〈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216。 



 
 
 
 

第八章  法眼宗的師資 

 

－313－

曰：「個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疏山駭之。﹝註 118﹞師在疏山處，

已不同凡響，與疏山機鋒相拄，不涉方便。實可謂：「句裏藏鋒，言中有響。」

「德韶久依疏山，自謂得旨。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頂相領眾行腳，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入室，只令參徒隨眾入室。」﹝註 119﹞師歷參善知識，皆法緣未契，後

至撫州臨川謁淨慧文益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之。﹝註 120﹞文益安立「聲色

句」以接引學人，但又隨根器，展其全機大用。德韶在文益處悟道的過程，

據《景德傳燈錄》〈天台山德韶國師傳〉云： 
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

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遍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眾而已。一日

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

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

所悟聞於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

如也。」﹝註 121﹞ 
德韶憑什麼在法眼一句之下便忽然大悟，據《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云：「恁

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老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

恁麼與他承當。」﹝註 122﹞據《禪林僧寶傳》卷第七〈天台韶國師傳〉載，因

德韶聞文益說色空義，知皆由「緣」起，頓覺本心，待到聞「曹源一滴水」

句，平生凝滯渙若冰釋，乃大悟。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

是。」尋迴本道，遊天台山，睹智者禪師遺跡，有若舊居，且復與智者同姓，

時人謂為智者後身。﹝註 123﹞德韶入天台山後，建寺院道場，大興玄沙師備法

道，歸依者眾。﹝註 124﹞初止白沙時，吳越國文穆王第九子錢弘俶出鎮台州，

嚮德韶之名，延請問道，德韶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

（948 年），錢弘俶嗣國位，遺使迎之，申弟子之禮。﹝註 125﹞師上堂示眾，古

聖方便猶如河沙，苟能會取祖師無上心印，徹底悟去，何法門不明白，諸方

                                                      
﹝註 118﹞ 重顯、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147。 
﹝註 11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5～96。 
﹝註 120﹞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宋天台山德韶傳〉，頁 338～339。 
﹝註 121﹞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6。 
﹝註 122﹞ 重顯、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147。 
﹝註 123﹞ 《禪林僧寶傳》卷第七〈天台韶國師傳〉，頁 1～2。另見《景德傳燈錄》卷

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6。 
﹝註 124﹞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宋天台山德韶傳〉，頁 339。 
﹝註 125﹞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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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也一時洞了，更有什麼疑情。據《景德傳燈錄》〈天台山德韶國師傳〉云： 
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

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

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什麼。有云：

「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旛動，

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

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

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

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

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註 126﹞ 
德韶開示學人，祖師的無上心印法門，乃「明心悟性」而非附物以明心。師

接引學人的風格亦同，如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

曰：「汝到諸方更問一遍。」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

腥。」﹝註 127﹞又如僧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

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

「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

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僧曰：「恁麼即同如來。」師曰：「莫作

野干鳴。」﹝註 128﹞德韶問及「空」與「有」的問題，都不作正面回答，而用

轉話頭的方式，使學人自參去。 
德韶之所重，在確實到達脫「見聞覺知」而「無所用心」的境地，乃云

言語當「絕滲漏」始得，縱使答話簡辯記持甚多道理，只成個顛倒知見，心

疑不息，聞古聖方便依然不會，其因仍在「多虛少實」，所以無法一時覷破。

據《景德傳燈錄》〈天臺山德韶國師傳〉云： 
師有時謂眾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

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

「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

眾曰（《五燈會元》卷第十本傳作乃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

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

                                                      
﹝註 126﹞ 同前註。 
﹝註 127﹞ 同前註。 
﹝註 128﹞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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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

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個顛倒知見。若只

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誤。如上座從前所學

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

只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腳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

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緣陰界裏活

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註 129﹞ 
德韶後有偈示眾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註 130﹞

法眼文益禪師聞之，乃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註 131﹞周顯德四年（957
年），德韶於台州建般若寺。﹝註 132﹞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註 133﹞宋

開寶四年（971 年）華頂西峰忽摧，震驚一山，師曰：「吾非久矣。」開寶五

年（972 年）六月，大星殞於峰頂，林木變白，師示寂於蓮華峰，參問如常，

二十八日集眾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註 134﹞綜觀德韶禪師

一生，遍參當時的善知識，得法後建立寺院開堂說法，誨人無數，且其人禪

法玄妙、術數尤精，深得錢氏諸公仰重，而生平以利人為尚，至宋代太宗時

代江浙間仍尊稱為大和尚。據贊寧《宋高僧傳》〈宋天台山德韶傳〉云： 
同光中尋訪名山，參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

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

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眾。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

之明，謂曰：「他日為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

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賫香

往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

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華頂石崩震驚百里，山

如野燒蔓延，果應。韶終炃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為塔碑

焉。……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

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為上，至今江浙間謂為大和尚。

                                                      
﹝註 129﹞ 同前註。 
﹝註 130﹞ 同前註。 
﹝註 131﹞ 《五燈會元》卷第十〈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217。 
﹝註 132﹞ 《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 
﹝註 133﹞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7～102。 
﹝註 134﹞ 前引書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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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35﹞ 
德韶雖為禪門中人，亦助傳天臺教的義寂求取經籍，致使天臺宗逐漸復興。

天臺宗經會昌滅法及五代離亂，僅在觀行方面有物外、元琇、清竦、義寂等

師弟相承。﹝註 136﹞義寂曾多方網羅佚典，僅於金華古藏中找到《淨名疏》。時

吳越忠懿王因閱《永嘉集》，見中云：「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

藏即劣。」以問德韶國師，德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義

寂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義寂曰：「此出智者玄妙。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

故此諸文多在海外。」﹝註 137﹞義寂亦向德韶款告，求發慈悲心援助。據《景

德傳燈錄》〈天台山德韶國師傳〉云： 
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慮多

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

於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於世

矣。﹝註 138﹞ 
天台教籍既取回，忠懿王為義寂建螺溪道場，給額定慧，並賜義寂號淨光法

師，義寂亦請諡天台諸祖，一家教學鬱而復興。﹝註 139﹞淨光大師傳法弟子百

餘人，當中外國十人，以高麗國人義通為高弟。﹝註 140﹞另知名者有行靖、行

明與願齊諸法師。而義寂教下如義通、行靖、行明、願齊與興教明師等，與

德韶國師皆有甚深的因緣。漢周之際（947～950），義通（927～988 年）來遊

中國，至天台山安國雲居院參德韶，忽有契悟。﹝註 141﹞行靖與行紹二人皆錢

塘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璧寺。時德韶國師法道大振，兩

師往而從之，國師及觀其法器，即使就螺溪淨光法師學三觀，學成後回石璧

寺為眾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美，未嘗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

高潔。﹝註 142﹞願齊法師初為法華紹巖弟子，曾傳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德

                                                      
﹝註 135﹞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宋天台山德韶傳〉，頁 339。 
﹝註 136﹞ 《佛祖統紀》卷第八〈興道下八祖紀第四〉，《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頁 343。 
﹝註 137﹞ 前引書卷第八〈興道下八祖紀第四──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佛教》第

七十五冊，頁 345。 
﹝註 138﹞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96。 
﹝註 139﹞ 《佛祖統紀》卷第八〈興道下八祖紀第四──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大

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345。 
﹝註 140﹞ 《佛祖統紀》卷第八〈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佛教大藏經》第七頁 346。 
﹝註 141﹞ 前引書卷第八〈十六祖寶雲尊者義通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 5。 
﹝註 142﹞ 前引書卷第十〈法師行靖與行紹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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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國師發明玄奧。周顯德初（954 年），螺溪居民張彥安獻宅給淨光法師，願

齊輟眾施三萬為建法堂廚屋，住淨光法師與學徒二十人俱往，既而雲居德韶

國師為疏於漢南王，即施財架懺堂諸屋以廣之，乃成傳教院。﹝註 143﹞另興教

明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淨光義寂會下，常自疑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

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為衣解身邪身解短邪？」時德韶住雲居院，聚

眾五百，明師往而問之，德韶曰：「座主，卻是汝會。」明師慍色拂袖而退。

﹝註 144﹞德韶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

明師歸螺溪，七日吐血。淨光勸曰：「汝速去懺悔。」明師乃至德韶方丈，悲

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德韶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

汝起倒。」明師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德韶為出語曰：「佛佛

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註 145﹞由以上諸則事跡，可見德

韶不僅能識人，且深俱慈悲心，舉揚禪門玄沙宗風，亦能護持教下，其與天

台宗淨光義寂法師有深厚的情誼，時為之助發。德韶之行持，亦深得淨光義

寂的仰重，稱之為菩薩人。﹝註 146﹞ 
據贊寧《宋高僧傳》〈宋天臺山德韶傳〉所載，德韶國師出弟子傳法百許人。

然見燈錄者，僅五十一人，其中十九人沒機緣語句傳世。這五十一人分別是杭

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三世住慧日禪師法端、杭州

報恩光教寺第四世住通辨明達禪師紹安、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杭州報恩

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杭州奉先寺清禪師、台州

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溫州雁蕩山願齊禪師、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杭

州光慶寺遇安禪師、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福州玉泉

義隆禪師、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越州

稱心敬璡禪師、福州嚴峰朮禪師、璐州華嚴慧達禪師、杭州九曲觀因院慶祥禪

師、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溫州瑞鹿寺

上方遇安禪師、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溫州瑞鹿寺本先

禪師﹝註 147﹞、杭州興教洪壽禪師與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註 148﹞等三十二人

                                                      
﹝註 143﹞ 前引書卷第十〈法師願齊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373。 
﹝註 144﹞ 前引書卷第八〈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 5。 
﹝註 145﹞ 《五燈會元》卷第十〈天台山德韶國師傳〉，頁 219～220。 
﹝註 146﹞ 《佛祖統紀》卷第八〈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佛教大藏經》第七頁 345。 
﹝註 147﹞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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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緣語句，以及杭州報恩德謙禪師、杭州靈隱處先禪師、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婺州仁壽澤禪師、越州雲門重曜禪師、越州大禹榮禪師、越

州地藏瓊禪師、杭州靈隱紹光禪師、杭州龍華紹鑾禪師、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潤州登雲從堅禪師、越州觀音朗禪師、越州諸暨五峰禪師、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越州大禹自廣禪師、筠州黃蘗師逸禪師、蘇州瑞光清表禪

師等十九人，無機緣語句傳世。﹝註 149﹞ 

（二）德韶的門下 
德韶的門下，除永明延壽、長壽明彥、般若友蟾、智者全肯、瑞鹿本先、

善門希辯與瑞鹿遇安有再傳弟子之外，其他禪師的法脈無史跡可考。諸人之

中，以永明延壽為上首，而永明延壽的法嗣，有杭州富陽子蒙禪師與杭州朝

明院津禪師，兩人皆無機緣語句傳世。﹝註 150﹞ 
朋彥（913～961），永嘉人，於蘇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

後因法眼門下慧明禪師的激發，而歸於天台德韶之室。自悟正法眼後，隨緣

闡法，盛化於姑蘇，為節帥錢仁奉所禮重，為創長壽院，請轉法輪，吳越國

賜師紫衣，署廣法大師。宋建隆二年（961 年），將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

是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註 151﹞法齊，婺州人，初講《百

法》、《因明》兩論，後罷講遊方，受心印於長壽朋彥。後繼朋彥住持長壽院，

為第二世，亦受節使錢仁奉所禮重，請揚真要。以宋太平興國三年（978 年）

捨眾，就本院創別寺宴居，咸平三年（100 年）士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

臘七十二。﹝註 152﹞友蟾，錢塘臨安人，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

聞天台德韶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

後吳越國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般若寺，眾盈五百。師上堂，僧問：「鼓聲

纔動，大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僧曰：「恁麼

即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宋雍熙三年（986 年），師以山門大

眾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990 年）示滅。﹝註 153﹞全肯至天

台參德韶，德韶問：「汝名什麼？」答曰：「全肯。」德韶曰：「肯個什麼？」

                                                                                                                                            
﹝註 148﹞ 《五燈會元》卷第十〈天台韶國師法嗣〉，頁 212。 
﹝註 14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頁 123。 
﹝註 150﹞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頁 124。 
﹝註 151﹞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傳〉，頁 131～132。 
﹝註 152﹞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傳〉，頁 149。 
﹝註 153﹞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傳〉，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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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乃禮拜。後住婺州智者寺，宋太平興國中（976～984 年）將住持付法嗣弟

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歸寂於本寺。﹝註 154﹞ 
遇安，福州人，得法於天台德韶國師，後住溫州瑞鹿寺。常閱《首楞嚴》

了義，時人謂之安楞嚴，以宋至道元年（995 年）季春月示滅，法嗣弟子蘊仁

坐侍坐，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為君裁。」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睹師右脥吉祥而臥，四眾哀

慟，師乃再起，上堂說法乃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

迄，復入棺而長往。﹝註 155﹞ 
本先，溫州永嘉人，幼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清寺，得法於

天台德韶國師。初遇德韶時，德韶導以「非風旛動乃仁者心動」之語，本先

即時悟解。後師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

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同所；

當下安頓，頓覺前疚。」乃述「非風旛動仁者心動」、「見色便見心」、「明自

己」等三頌。「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

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眾，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註 156﹞

師上堂開示學人，參學之人莫造次，莫作乾慧之人，而當實有見處，於行、

住、坐、臥、語、默、動、靜時參取。據《景德傳燈錄》〈溫州瑞鹿寺本先

禪師傳〉云： 
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

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

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個見

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論。』

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

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

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

參個甚人？參個什麼？說到這裏，則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

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註 157﹞ 

                                                      
﹝註 154﹞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傳〉，頁 137。 
﹝註 155﹞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傳〉，頁 139～140。 
﹝註 156﹞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傳〉，頁 141。 
﹝註 157﹞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傳〉，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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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韶的禪思想是，「佛法現成，一切具足。」本先則有「隨處皆真」的觀念，

其且開示學人，若知曉日常所作一切事「唯憑個什麼顯見」，「於參學中千足

萬足」。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個入底門戶。」﹝註 158﹞師以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仲秋望日謂上足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

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答云：「也只是如晝。」師曰：「你問我。」如

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

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於朝廷，

帝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師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

詣闕上進，詔藏秘閣，如晝特賜紫衣。﹝註 159﹞如晝與本先所表達的，強調「一

切現成」，不使意識根起，所以如晝答：「也只是如晝。」而本先則曰：「我也

弄不出。」仍不離「唯識無境」與「般若性空」的理念。 
希辯，蘇州常熟人，幼年出家，隨禮啟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

尋謁天台山得德韶心印。宋乾德初（963 年），吳越國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

署慧智禪師。開寶中（968～976），復召入，居杭州普門寺，為第二世住持。

師上堂開示學人，當自知而實無一法可相助發。據《景德傳燈錄》〈杭州普門

寺希辯禪師傳〉云： 
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中山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

以至於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

淄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

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註 160﹞ 
希辯以「不蒙一句」開示，更「無一法」可助發，顯示著「一切具足」、「一

切現成」的禪思想。宋太平興國三年（978 年），吳越國王入覲，師隨寶塔至，

太宗見於滋福殿，賜紫衣並賜號慧明大師。端拱中（988～989），上言願還故

里，詔從，賜御製詩。至道三年（997 年）八月二十五日，示寂而逝，壽七十

七，臘六十三。﹝註 161﹞普門希辯的法嗣，有高麗國慧洪禪師與越州上林胡智

禪師，兩人皆無機緣語句傳世。﹝註 162﹞德韶國師的法脈，經二傳至青原下十

一世即不明。 
                                                      
﹝註 158﹞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傳〉，頁 143。 
﹝註 159﹞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傳〉，頁 143～144。 
﹝註 160﹞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傳〉，頁 136。 
﹝註 161﹞ 同前註。 
﹝註 162﹞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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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明延壽的志趣 

德韶諸弟子中，以永明延壽禪師（905～975 年）為上首。延壽，餘杭

人，俗姓王。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

﹝註 163﹞年二十八，為華亭（江蘇省松江縣）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蝦放生，

事發當棄市，錢王元瓘（932～941 年在位）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

則舍之。」因不動心，遂貸其命。﹝註 164﹞當時吳越國的佛教界，天台宗有

國清清竦、國寧常操分燈傳止觀。﹝註 165﹞南山律則有希覺，其得錢王元瓘

禮重，住持千佛寺，四方學者輻輳。﹝註 166﹞後門下出上足贊寧。至於禪宗，

南嶽系後繼無力，僅見全付在越州清化院揚舉溈仰宗風。﹝註 167﹞而清原法

系的勢力甚大，雪峰義存之禪學尤為盛行，其門下道付得錢王元瓘仰重，錢

王在杭州創龍冊寺請居住說法，吳越國的禪學自此而興。﹝註 168﹞後雪峰義

存的法嗣翠巖令參，也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錢元瓘王知延壽慕道，乃

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令參為師。﹝註 169﹞其學佛虔敬的情形，據《景

德傳燈錄》〈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云： 
執勞供眾，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不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

尋往天台山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於衣襵之中。﹝註 170﹞ 
延壽在天台山柱峰習定精進，乃就德韶禪師決擇所見。﹝註 171﹞德韶深器之，密

授玄旨，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它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註 172﹞

師邊習禪定，邊頌法華經，因感應乃抓鬮決定去取。據《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六〈法師延壽傳〉云： 
初往天台智者岩，九旬禪定，有鳥巢於衣裓。後於國清寺行法華懺，

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淨業，

                                                      
﹝註 163﹞ 前引書卷第二十六〈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頁 130。 
﹝註 164﹞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法師延壽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490。 
﹝註 165﹞ 前引書卷第八〈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344。 
﹝註 166﹞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六〈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頁 430。 
﹝註 167﹞ 前引書卷第十三〈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頁 332。 
﹝註 168﹞ 前引書卷第十三〈後唐杭州龍冊寺道付傳〉，頁 330～331。 
﹝註 169﹞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頁 130 
﹝註 170﹞ 同前註。 
﹝註 171﹞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八〈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頁 759。 
﹝註 172﹞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法師延壽傳〉，《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 491。

另見《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本傳，但無「惜吾不及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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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到此中。」夜半遶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鬮，

一曰一生禪定，二曰頌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清禱，得頌經萬善

鬮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峰，頌經三載，禪

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穫辯才。﹝註 173﹞ 
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淎，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

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出問：「雪竇一徑如何

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註 174﹞師之門風，極為嚴峻高

岸，貴實得不尚虛言，學人難會取。除教誨學人之外，師律己亦嚴。據贊寧

《宋高僧傳》〈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云： 
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於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

衣不繒纊，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註 175﹞ 
師有一偈一首，披露其獨坐瀑布前的心境，其云：「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

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註 176﹞師的行持，深得錢王弘

俶所欽重，請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註 177﹞宋建隆元年（960 年），錢王請

開山靈隱新寺，翌年請住永明寺，為第為二世。﹝註 178﹞師除日謂之外，上堂開

示接引學人，并到野地行道念佛，有異行為人所見，錢王由之更加仰重而助其

行道，時人稱為慈氏下生。據《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法師延壽傳〉云： 
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二百

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峰行

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

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

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教施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

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註 179﹞ 
師之弘化極盛，居永明寺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974 年），

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師六時行道，餘力則念《法華經》達一萬三千部，

                                                      
﹝註 173﹞ 《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491。 
﹝註 174﹞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頁 1。 
﹝註 175﹞ 《高僧傳三集》〈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頁 759。 
﹝註 176﹞ 《五燈會元》卷第十〈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傳〉，頁 230。 
﹝註 177﹞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八〈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頁 759。 
﹝註 178﹞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頁 1。 
﹝註 179﹞ 《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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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著《宗鏡錄》一百卷及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言教，

致書獻物敘弟子之禮，且彼國僧侶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還該國弘化。

開寶八年（975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辰時，師焚香告眾跏趺而亡，臘七十二，

臘四十二，葬於大慈山樹亭誌之，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註 180﹞ 
永明延壽著有《萬善同歸集》，是書影響向世極為深遠，淨土教且立其為

蓮社第六祖。淨土教極為重視師往生西方上品的說辭，據《佛祖統紀》卷第

二十六〈法師延壽傳〉云： 
又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起塔山中，有僧

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

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

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註 181﹞ 
永明延壽所著《宗鏡錄》一百卷、《心賦注》四卷及《唯心訣》一卷等書，志

在會宗并闡發唯心之旨。其成書因緣，據《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法師延

壽傳〉云： 
師以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博越義

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

聖賢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崇寧中，

追諡宗照禪師。﹝註 182﹞ 
永明延壽卒後，賜號智覺禪師。﹝註 183﹞其為人，「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

貌不動」，且「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註 184﹞關於永明延壽的行事及其影響，

據陳瓘〈智覺禪師真贊〉云： 
吳越錢氏崇信佛法，智覺禪師妙以覺應身，為其師範。錢氏之好生

戒殺，師有助焉。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士，捨別歸總，用師之

勸誨也。嗚呼！總相無虧，別相自滿，錢氏之尊主庇民，餘波自潤，

不吝之福，流及其後。師之方便，總別偏圓，無不具矣。……師所

著《宗鏡錄》一百卷，禪經律論與世間文字，圓融和會，集佛大成。

                                                      
﹝註 180﹞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傳〉，頁 1 有關永

明延壽禪師的法臘，《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本傳則載三十七。 
﹝註 181﹞ 《佛教大藏經》第七十五冊，頁 491。 
﹝註 182﹞ 同前註。 
﹝註 183﹞ 同前註。 
﹝註 184﹞ 《高僧傳三集》卷第二十八〈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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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師之行事，然後讀師之書，則師之所建立，可不言而喻矣。﹝註 185﹞ 
延壽習定有得，至天台參德韶禪師，得以發明心地，然志在「一意專修淨業」，

乃以唯心之旨，會教說而指歸淨土，歸信者眾。然延壽圓寂後的翌年（開寶

八年，975 年），錢王弘俶朝宋，太平興國三年（978 年）五月錢王以吳越奉

宋，國除。﹝註 186﹞法眼宗在中國驟盛疾衰，延壽的名作《宗鏡錄》乏人問津，

而在高麗國則因慧炬等人弘化，顯得昌盛。據際祥《淨慈寺志》卷二〈寂音

尊者惠洪宗鏡堂記略〉云： 
錢氏有國日，（延壽）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于吳越。此書初出，

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

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于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註 187﹞ 
法眼宗發展到永明延壽，用法相家證成「萬法唯識」，用華嚴家發明「萬行」

的必要，用天台家檢約身心、去惡從善，進而使一切經教全部納入禪宗領域。

﹝註 188﹞其《宗鏡錄》百卷，旁徵博引，仍不出「舉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鑑」

的范疇。﹝註 189﹞既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而其《萬善同歸集》卷中則強調

「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菩提心最為第一」。﹝註 190﹞而戒能開發菩提心，

戒為萬善之本，若不守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因戒而得定，因定得慧。﹝註 191﹞

由此，延壽主張「頓悟漸修」，認為：「須凡聖俱泯，功業齊去，使心無所著，

方可修禪。……或只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

不知必須頓悟自悟清淨性淨解脫，漸修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

所擁滯。」﹝註 192﹞其又主張「即境即佛」、「是境作佛」，從「唯識無境」得知

「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所生，結果肯定「西方淨土」的實在性，把淨土宗

納入禪宗領域。延壽雖因此豐富了禪宗的理論，但同時使其法眼宗失卻了宗

門的特色，而難以持續流傳。﹝註 193﹞ 

                                                      
﹝註 185﹞ 《乾道四明圖經》卷第十一，《宋元地方志叢書》第八冊，頁 5059。 
﹝註 186﹞ 《吳越備史》卷四〈今大元帥吳越國王〉，頁 41。 
﹝註 187﹞ 《淨慈寺志》卷二，頁 23。 
﹝註 188﹞ 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頁 371。 
﹝註 189﹞ 楊傑〈宗鑑錄序〉，《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415。 
﹝註 190﹞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977 中。 
﹝註 191﹞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965。 
﹝註 192﹞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987 上。 
﹝註 193﹞ 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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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眼宗的門庭 
法眼宗於南唐及吳越國，盛極一時，而其隆盛僅兩三代，至四傳而絕。

其因除了此宗缺乏禪將無以為繼承，以及吳越國版籍歸宋而失去大檀越護持

之外，與此宗因方便會宗，而標舉禪、教一致的思想，有密切關係。據孤峰

智璨《中印禪宗史》第十三章〈德韶、延壽二大師與法眼宗〉云： 
法眼文益禪師一派，於吳越間盛況一時，……而其隆盛，僅僅二、

三代而已。因為本宗人物多由他教中轉來，念佛或兼修法華、華嚴、

首楞嚴、圓覺等經文，或依諸經文而省發者甚多。禪淨一致之思想，

從印度以來已有之，到中國禪宗在百丈大智《百丈清規》已顯露，

到永明延壽發揮其禪淨雙修更為積極！又禪教調和思想，在荷澤一

派中早已有此傾向，荷澤一派與華嚴宗之關係，始於清涼澄觀大師

參禪於無名。到了圭峰宗密，論禪教一致之旨更為高昂！又如天臺

左溪大師、永嘉玄覺禪師之參禪，使禪、教關係更為密切！觀此禪

教一致思想於五家內，以法眼宗特別明顯。可以說法眼宗依禪、教

一致之思想，從各宗吸收不少人物，致使一時隆盛。另一方面，亦

因為不是純粹之禪，而使法脈轉瞬間斷絕，固然法脈早絕之原因亦

很多，但此是主要原因之一也。﹝註 194﹞ 
此宗從五代初年已見端倪，雪峰會下師備頭陀（835～908）在福州玄沙院，

透過大乘初門行化三十年（879～908），禪侶七百。玄沙師備依《楞嚴經》釋

禪，以「唯識無境」貫徹其禪行，由「即事而真」發展到離「見聞覺知」的

頓超，並帶有密教色彩。其後密授玄旨於桂琛（867～928），桂琛後住漳州羅

漢院，大闡宗門玄妙，學人奔湊，但受讒言而門風受挫。後得久參長慶的文

益（885～958），授與「一切現成」之旨。文益歷住曹山崇壽院、金陵報恩院、

金陵清涼寺，大興玄沙之旨。 
法眼文益（885～958）上距溈山露祐（771～853）出世領眾，有百餘年

之久。其間禪法之流傳，文益在其《宗門十規論》的文中，將其歸類為溈仰、

臨濟、曹洞、雲門四家，並加以評述。四家之風格，「曹洞則敲唱為用，臨濟

則互換為機，韶陽（雲門）則函蓋截流，溈仰則方圓默契。如谷應韻，似關

似符，雖差別於規儀，且無礙於融會。」﹝註 195﹞而禪門之奇特，法眼認為在
                                                      
﹝註 194﹞ 孤峰智璨著、釋印海譯《中印禪宗史》，頁 197。 
﹝註 195﹞ 《卍續藏經》第一一○冊，頁 43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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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歷階段，頓超凡聖」，而禪門之所以能「不歷階段，頓超凡聖」，在於

「直證心地法門」。心地法門，雖為參學之根本，但要正確邁入悟境，則須看

經學教，才能獲得正見。其在《宗門十規論》中云： 
夫雖理在頓明，事須漸證。門庭建化，固有多方；接物利生，其歸

一揆。苟或未經教論，難破識情。趨正見於邪途，汨異端於大義，

誤斯後進，枉入輪迴。﹝註 196﹞ 
法眼頌〈華嚴六相義〉外，上堂教學時常提及〈還源觀〉、〈義海自門〉、〈華

嚴論〉、〈法界觀〉。其門下永明道潛於平時參請外，看《華嚴經》；靈隱清聳

也因閱《華嚴經》感悟，而為文益印可。其在〈華嚴六相義頌〉中謂：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

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註 197﹞ 
法眼頌中之「萬象明明無理事」，乃其獨創的宗風。萬象就其自身而言，固已彰

顯，理是甚麼？事是甚麼？都落入言詮、思惟。習禪者，參到「三界所有，唯

是一心」，念茲在茲，及至言亡慮絕。此宗風可上溯到羅漢桂琛的「若論佛法，

一切現成」，玄沙師備的「法法恆然，性性如是」。而下開弟子天臺德韶的「通

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禪宗五家的宗風，在法眼文益以

後，實際上已告確立。就法眼宗風來說，《佛果圜悟克勤禪師碧巖錄》卷第一〈舉

僧問法眼〉中謂： 
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揀，直論箭鋒相拄，

是他宗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

著。﹝註 198﹞ 
智昭《人天眼目》卷之四〈法眼門庭〉云：「法眼宗者，箭鋒相拄，句意合

機。始則行行如也，終則激發，漸服人心。消除情解，調機順物，斥滯磨昏。」

﹝註 199﹞另《人天眼目》卷之六〈圓悟五家宗要〉云法眼宗：「聞聲悟道，見

色明心，句裹藏鋒，言中有響。」﹝註 200﹞ 
從五代末年至宋初，法眼文益禪師一派，於南唐與吳越國大興玄旨，而

                                                      
﹝註 196﹞ 《卍續藏經》第一一○冊，頁 439。 
﹝註 197﹞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頁 210。 
﹝註 198﹞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147。 
﹝註 199﹞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325。 
﹝註 200﹞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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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四傳法統即斷絕，然在高麗國因文益門下慧炬與延壽的法子三十六人的弘

化，呈現昌隆氣象。此宗人物多由他教中轉來，念佛或兼修《法華》、《華嚴》、

《首楞嚴》、《圓覺》等經文，或依諸經文發省者甚多，因此可說法眼宗依禪、

教一致之思想，從各宗吸收不少人物，致使宗風一時隆盛，影響了佛教界，

然宗風亦受波及。據潘桂明〈禪教一致和禪淨合一思潮的興起〉文中云： 
延壽借天台教義宣導禪教合一，廣泛影響著禪門各派，禪宗的淨土

歸向反過來又推動了天台宗的台淨合一。﹝註 201﹞宗教思想是社會現

實的折射反映。佛教由主張自力轉地反映著時代的變遷。﹝註 202﹞ 
法眼宗因受當時離亂以及大一統時代的來臨，以及淨土念佛風氣熾盛的影

響，大開方便法門。雖然法眼宗以隨人根器，平易施設，乃至句下投機，以

攝化學人，垂教可謂巧妙，但因為永明延壽的接引學人，已不僅在禪法，且

此宗高舉「唯心之旨」的奇特方便，亦使此宗缺乏大根器、大智慧而能隨方

施設的禪德出世。待到吳越版籍入宋，法眼宗人已不知往昔深得王室諸公的

大力護持，而使法脈室未代中葉契嵩撰《傳法正宗記》時已經繼絕，法運旋

被雲門、臨濟二宗所取代。大觀在〈重修人天眼目集後序──五家要括〉云：

「雪峰旁出玄沙備，地藏法眼益尊桂，韶國師傳壽與津，佛法新羅而已耳。

﹝註 203﹞又高麗國智宗（930～1018 年）於永明延壽得心印，領會禪、淨妙

理，又受淨光大師的天台教觀，於開寶二年（970 年）回國弘化，深得王室

仰重。﹝註 204﹞法眼宗雖在宋初斷絕，但釋惠洪在《禪林僧寶傳》中仍讚永

明延壽曰：「所謂深山大澤龍蛇由生者耶。」﹝註 205﹞ 
惠洪並見其行錄，想見其人，及見乃云：「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

八件，計其貌狀必枯悴尪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氣和如春

味。其生平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聞韶，羿之射王良之

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鳴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註 206﹞ 

                                                      
﹝註 201﹞ 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的歷程》，頁 410。 
﹝註 202﹞ 前引書，頁 413。 
﹝註 203﹞ 《大正藏》第四十八卷，頁 336。 
﹝註 204﹞ 金煐泰著、柳雪峰譯《韓國佛教史概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民國

82 年 3 月一版），頁 92。 
﹝註 205﹞ 釋惠洪在《禪林僧寶傳》卷四〈贊〉，頁 9 下～10 上。 
﹝註 206﹞ 釋惠洪在《禪林僧寶傳》卷九〈永明智覺禪師傳〉贊，頁 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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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法眼宗師資傳承 

（本表依據《景德傳燈錄》、《五燈無元》諸書，並參考釋明復《中國佛學人

名辭典》所附圖表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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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古來即重視戒、定、慧三學，主張三學並該，行解相應，而僧團大

抵要求出家眾由戒而定而慧，並以之為修學佛法的歷程。所以佛教特別重視

師傳與行住坐臥的儀軌，並由之體會教旨，而達槃的境界。然在中國，先

有對於漢譯佛典研究的慧學，由慧學而得到戒、定之學，於是三學分立，就

其各別的專門而形成師說，乃至宗派。 
禪定的工夫，並非佛教所獨有，也非起源於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很早就

存在著「冥想」修持的宗教活動。然而禪定到中國，卻中國化了，本來是一

種「思維訓練」的活動，是戒、定、慧之一，且為核心，卻蔚起成為一個獨

立的宗派，即所謂的禪宗。在中國，禪宗的發展，建立在教下諸宗之上，即

係以漢譯佛典的傳習、義學的研究、禪定工夫的傳授及判教等為先容。 
在中國譯經史上看，後漢安世高首先譯出幾種和禪法有關的佛經，構成

了不出小乘範圍的禪數之學。東晉時代，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譯出《坐禪

三昧經》、《達磨多羅禪經》等，介紹大乘各種禪法，重要的是「念佛法門」。

至南朝劉宋時，求那跋陀羅翻譯了《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本，列舉愚夫

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及如來禪四種名目，啟發了當時講究禪法的僧

人。中國禪宗的思想，大抵導源於此。但此時因缺乏傳授禪法的禪師以及義

學的發達，禪法不振。待南北朝末年北方有僧稠的行化，南方有慧思、智者

師弟提舉的觀行，使南北禪人莫不承嗣。當時所重仍在「依教修心禪」，雖有

達摩宗門禪的傳習，但在道宣撰《高僧傳》時，則被人稱為「無知之叟」、「妄

傳風教」。 
禪宗的創立，在菩提達摩來華之後。一般傳說，菩提達摩到廣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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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北抵建業，見梁武帝，因沒有機緣，便一葦北渡，至北魏，入嵩山少林寺，

「面壁而坐，終日默然」，達九年，世稱「壁觀」，禪宗即以達摩為初祖。慧

可弘揚達摩學說，稱二祖。慧可傳僧璨是為三祖，僧璨傳道信是為四祖，道

信傳弘忍是為五祖。 
禪者是特重師承的，僧叡在〈關中出禪經序〉中認為「無師道終不成」。

東晉時，慧遠、慧觀等人就對羅什所傳的禪法，因師承不明而表示不滿。待

到佛馱跋陀羅來華，譯出《達摩多羅經》，敘述了佛滅度後禪法自大迦葉至不

若蜜多羅的次第傳授，受到習禪人士的歡迎。北朝雖然重視禪法，但重視的

是有相的禪觀──「繫心為止、託境成觀。」因此，達摩禪在北方，為「取

相存見之流」所譏謗，認為「情事無寄」之說，是魔語。善於「意會」的南

方，在達摩初來時，談玄說妙，缺乏篤行的修持，所以法緣亦是不契。當隋

唐統一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後，南北方文化亦交流調和。南方義學因虛玄缺乏

篤行，而失去了主流的地位，山林修林的佛教蔚然興起。 
從達摩以後，慧可、那禪師、滿禪師都過著精苦的頭陀修行，「行無軌跡，

動無彰記，法匠潛運，學徒默修」。到了唐初道信時代，在湖北雙峰山弘法，

就改變了頭陀行的傳統，「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存沒有跡，旌榜有聞」。在

此前的禪法，需要檢查根機，不輕易傳授，但是到了弘忍、法如、神秀之世，

則法門大啟，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以「念佛名令淨心」的方便，

是起緣於道信，這種方便經過弘忍、法如、神秀、宣什、慧能等的施設，卻

各有巧妙處。東山法門所發展的善巧，與「一行三昧」有關。神秀、無相、

宣什三家，都是以念佛為方便，而入「一行三昧」。惠能的禪風則不同，著重

在先聞般若波羅蜜法，如說修學，而入「一行三昧」。在觀法的方面上，道信

有「看一物」，弘忍有「看一字」，而神秀有「盡虛空看」、「不限多少看」，至

於惠能則不採用「看心」、「看淨」的方便，而直示「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

「無念為宗」、「無住為本」，見性成佛。 
達摩禪法到了道信，將楞伽傳心的舊傳統，與《文殊般若經》所說的「一

行三昧」的新方便融合，發展出「看心」、「看淨」、「念佛」等方便，而方便

本因應「師資」而設立，且受時地潮流的影響，為使學者藉此基石，趨入真

實，但不期然，反成障道。逮到慧能出世，直指當前一念本來解脫自在，把

佛法從高遠引向平實，接引了更多學人，中國佛教恢復了原始佛教的模樣。

禪宗盛行下，高僧大德佛法因緣之公案、語錄，為諸方學人所提舉，成為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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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中人悟道的基礎，然學人每為名相所拘縛，不能以甚深的般若照見一切，

遂把佛法從平實引向深遠。禪門諸方大德建立各種化門，就導源於此，而有

所謂的家風、家曲與宗風展現於世，并為當時學僧所傳誦。化門一建立，尚

知解而不悟，頓使佛法又引向深秘，然大抵仍以「無念」為宗，「無住」為本。 
禪宗的傳法，受中國宗法制度的影響，雖有首座之設，但逐漸走向付「密

授」的道路，每一個祖師縱使有千百學徒，而僅一人為真傳，且以得法衣為

證。禪師們遠離城市，居住山林，白天勞作耕作，夜間打坐，過著自食其力

的生活，也接受布施，禪風很樸素。弘忍之後，禪宗分為南北兩系，一主頓

悟，一主漸悟，思想迥然有別。北宗因神秀年九十入京，為武后、中宗、睿

宗三代帝師。神秀弟子一時并肩者有四人，即嵩山義福和敬賢、長安蘭山普

寂、蘭田玉山惠福，他們的說法地區均在河南、陜西，遂形成北方一系。而

弘忍的另一弟子慧能，傳法嶺南，後漸向湖南、江西發展，又形成南方一系。

慧能的弟子懷讓住衡山般若寺，傳馬祖，再傳懷海，形成洪州系。慧能的另

一弟子行思傳法希遷。希遷於唐玄宗天寶初到衡山南寺，寺附近有一大石嚴

整如臺，便結庵其上，被稱為石頭和尚，世稱青原系。慧能的另一弟子神會，

先在南方，後至北方，與神秀系爭是非正統，後被尊為禪宗七祖。關於唐武

宗會昌前後的禪宗流派及其思想，宗密在《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下有七家之

說。而圭峰宗密為荷澤神會系下，且兼學華嚴，其著作旨在和會「宗」與「教」，

然卻以「直顯心性」的荷澤南宗為正統，而破斥「隨緣運用」的洪州系為旁

支。 
就佛教發展史論，「宗」與「教」之分合以及判教與次第的建立，關係著

佛教派系之盛衰。就「宗」與「教」之分合而言，自達摩東來，以楞伽印心，

迄至慧可高唱教外別傳，「宗」與「教」乃對峙，然曹溪、慧忠、大珠等之所

說，未嘗不融會經論妙義。而分後再來和會者，當推圭峰宗密，但其禪源論

只可通於六祖以前，六祖後「超佛越祖」便非所及。分宗之極，再和會教義

者，則從禪門法眼文益開始，這與其禪風有密切的關聯。文益之時，禪宗祖

派翰漫，而以南方為盛，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四家，教學法互異，但仍

「語帶宗眼」，競自以見解來把握佛陀說法的精神。所以法眼認為「無礙於融

會」，乃著《宗門十規論》，配合其門風「一心之旨」，五宗乃成立，五宗名稱

後見諸於契嵩的《傳法正宗記》。 
禪宗自居於教外別傳，標榜「以心傳心」，但并非和經教完全絕緣。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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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以來，禪宗即以四卷本《楞伽經》為主要典據，故初期禪師稱楞伽師。後

來也不專據《楞伽》，間或吸收《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以及《起

信論》之說，還採用了《楞嚴經》、《圓覺經》。而禪師們的引據經典，大都斷

章取義，別為之解，不為文字所拘束，大有「六經注我」的精神。致使棄經

籍好玄解者，轉向禪門。而禪門之盛，部份得自於帝王與士大夫的護持。 
中國佛教迄隋唐之際，承先賢五、六百年苦心鑽研的結果，已能逐漸融

會印度學說，闡發義理而自立門戶，蔚成宗派。然佛教在中土，受嚴密的官

僚體系與中土民情的影響，有「不依國主佛法難存」之隱憂，而佛法要住持

世間亦須檀越們的支持，致使佛教的安危與勢力之消長，幾乎全繫於帝王之

態度與士大夫之好惡。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僧紀蕩

然，又經唐武宗會昌毀佛，教下諸宗因久賴寺院與經籍，頓失所依而轉趨沒

落。唯有淨土信仰與禪門所受打擊較微。禪門中人久居山林，且至百丈懷海

建立叢林制度，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方式，禪門漸脫離律院而獨

行。就禪宗而言，山邊水涯皆可參禪，饑則野食，雖受安史之亂、會昌法難

所波及，但也因此淘汰了一些劣僧，並因一些志行節操高邁的僧人弘化，揚

棄煩瑣教義與儀軌，直指人心，大眾起信漸多。所以宣宗大中復教後，禪門

轉為興盛，非賴道場與寺院經濟的教下諸宗所能及。所以阿部肇一《中國禪

宗史～南禪宗成立以後的政治社會史的考證》〈唐末變革期的禪宗〉文中說： 
會昌的毀佛，固然達到毀滅舊有佛教型式的目的，但也乘勢以「新

禪宗」的姿態，以不同的對象、目的和方式，構成了禪宗的內涵，

這一點更不應該忽略。其意義顯示，唐末的政治變革期，於禪宗史

上具有重要意義，那是注入生命存續所必需的「能」（Energy）的原

因，是可想像的。 
會昌法難後禪宗發展的流向，並不像會昌法難前的宗密所期望的，依荷澤神

會為正宗，反而是被其所破斥的其他「作用見性」的師家，在原有的基礎上

發展起來，而範圍擴大，且得王室、士夫的護持。唐末五代之際，禪宗相繼

在南嶽、青原兩大系統下，陸續成立五個宗派。靈祐與慧寂先創溈仰宗，其

心法緣自百丈：「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所以此宗認為「真悟得本」則

不為所惑，所以貴重自知己事。接引學人以想生、相生、流注生三種生，以

達大圓鏡智；另外，仰山常用祖師相傳的圓相圖接機，香嚴則好用本來照、

寂照、恆照等三照覓知音。此宗因溈山與仰山、香嚴勤於「己事」，雖重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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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驗人以「見解」，而非「行通」、驗人以「行解」，但與臨濟、洞山會下

往來，仍好「記人」。晚唐時，溈山、仰山兩師揚舉宗風於湖南、江西，溈山

有一千五百眾，被譽為當代論佛之首；而仰山有五百眾，被尊為禪宗標準。

兩師卒後，學徒隨處弘化，而以在吳越國境內為盛，法緣被後起的臨濟宗人

所轉化，後又被法眼宗所取代。至契嵩撰《傳法正宗紀》時，法緣已斷絕，

無人承嗣。迄民國有宣化上人再遙嗣溈仰宗。 
南嶽系在黃蘗希運下出義玄，得大愚與黃蘗法要，後在湖北臨濟院弘化。

此宗強調心不外求，一念心上清淨光即是法身佛。所以此宗用千鈞之勢為學

人解黏去縛，而用棒、喝。臨濟上堂先開示，觀人來處設教，曾明白對眾說：

「自達磨大師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

虛用工夫。」臨濟對洛浦則云：「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臨濟接機

不虛發，以化門「四喝」、「四料簡」、「四照用」、「四賓主」、「三玄」、「三要」

接引學人，表面看似辛辣嚴峻，然最具婆心，雖然此宗法匠禪不世出，但它

在五家宗派中能傳久遠不無原因。 
就青原系而言，石頭和尚傳藥山惟嚴，再傳雲巖曇晟，三傳洞山良价，

四傳曹山本寂，洞山與曹山創立曹洞宗。此宗以相傳《寶鏡三昧》，來展現理

事之互回，「即事而真」。曹洞與溈仰、臨濟兩宗先悟其本而痛下針砭不同。

洞山參方三十年，自視甚高，其常聞諸方有驚人之句，但自認有「刮骨之言」。

其所重在「無功之功」的人事，而非山河大地的情境。巖頭與雪峰曾到洞山

參學，雪峰受記於洞山：「緣在德山」。巖頭則說洞山：「是個好佛祇是無光」。

但巖頭後來也贊許洞山門人，如雄辯的疏山，疏山會下曾出德韶，但領眾遊

方緣契文益。而曹山自得洞山密授洞上宗旨，初住曹山，後居荷玉，兩處法

席二十年（882～901 年），眾二、三百人，其與僧侶問答唱導「君臣五位」，

成為叢林標準。然洞山上足為雲居道膺，其初住三峰庵，其行化不廣，後開

法雲居山，開發玄旨，眾常及一千五百，深得雪峰的讚揚。此宗在晚唐五代

極盛，後曹山法系五傳即絕，賴雲居道膺一系而得流傳，氣勢被雲門、臨濟

宗、法眼所奪。所以契嵩在《傳法正宗記》卷第九〈正宗分家略傳下〉則說：

「而雲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溈仰已熄。而曹洞僅存，綿綿

然猶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相承得人與不得人耳。」 
另石頭傳天皇道悟，再遞傳龍潭崇信、德山宣鑒、雪峰義存，至雲門文

偃創立雲門宗。雲門由德山門下道明處得以發明大旨，由雪峰處亦資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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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宗印，後遊方見諸多「作家」增長了許多教法，因不忘本乃嗣雪峰。得

大安靈樹的器重，繼踵住持法席，後住韶州雲門山光泰院，其唱到兩處三十

年（920～949 年），與雪峰座下的玄沙師備、長慶慧棱、鼓山神晏同為當時著

名的禪將。此宗著重「直下無事」，但要到此境地，要苦下工夫。雲門曾示眾

云：「平地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其且強調：「聞舉而直下承當，

仍未徹在。」因學人只記持話頭，其用一鏃破三關以攝化。後其法嗣德山緣

密將之析為函蓋乾坤、目截斷眾流與隨波逐流句。雲門文偃門下以香林澄遠

一系，法緣綿長，其接機似雲門文偃一句一語，但更為婆心，教學人當下體

取「自性」，莫讓人欺謾其自謂：「四十年方打成一片。」香林澄遠遞傳智門

光祚、雪竇重顯後，而宗風又興。此宗似臨濟門風險峻，所以中下根者難得

嗣法，雖立「宗眼」，學人總逐於聲色。所以智昭在《人天眼目》卷第二〈雲

門宗要訣〉中乃說：「夫何源清流濁，根茂枝枯。妄立道眼因緣，謬為聲色差

別。滯著語言，取辱先宗，過在後學。」 
雪峰傳玄沙師備，再傳地藏桂琛，三傳清涼文益創立法眼宗。此宗的宗

風，源於被雪峰譽為「再來人」的玄沙。玄沙好獨坐，以楞嚴發心，唱「道

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只要玄虛。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

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與溈仰中人但向「性海」中修有疾遲之別。溈仰

宗在江表弘化，而被諸家所融攝，事出有因。玄沙得上足桂琛，闡發三界唯

心之旨。桂琛因不法嗣雪峰，乃受雪峰高足鼓山神晏所讒言，道法不得弘傳，

幸得法子文益。文益在長慶會下十餘載，海眾推之，因緣心未息，南行得參

桂琛。桂琛導之與雪峰異路的玄沙道法，在桂琛云：「若論佛法，一切現成。」

句下大悟玄旨。其初住臨川崇壽院，南唐國主請住金陵報恩禪院，後遷清涼

寺，諸方叢林遠來參問。後得疏山來參的德韶，德韶傳永明延壽，玄沙正宗

風盛於吳越境內，甚至流傳於高麗國。此宗人苦下禪定工夫，雖說唯心之旨，

而攝學人化時雖「箭鋒相拄」但「句意合機」。此宗自法眼起，即有融會當時

諸宗與教下之意，到永明延壽以唯心之旨，而指歸淨土，歸信則眾。此宗之

盛況，贊寧在《宋高僧傳》卷第十三〈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中云：「至今浙

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所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

不成風偃草歟。」而此宗的家風，《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第七則〈舉

僧問法眼〉中云：「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

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此宗到吳越國歸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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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法眼宗隨即沒落。其主因是承嗣門風者已屬不易，更何況在一句直透而

不在「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之後，敷揚大乘初門「唯心之旨」以接

引學人。此宗到永明延壽戛然而止，聲勢驟失，這與其會宗有密切關連。其

由一心之旨出發，重視戒行，強調萬善，要求禪者由戒而定、由定發慧，主

頓悟漸修而道法乃能圓融。其所主張雖「不失宗本」，但失卻了自達摩以來輕

律義、重視因緣時節的特色，其頓悟漸修之理亦與諸家有別。 
總之，禪門雖說越祖超佛，但從達摩到惠能，還是不離經教。由於大唐

的衰亂，北方的義學在安史之亂以及會昌法難下，更加衰微，而禪者也逐漸

中國化。由於「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傳說，引發離經教而自成一套的

機緣語句，如「祖師西來意」、「本分事」、「本來人」、「無位真人」、「這個」、

「那個」等。再則「見性成佛」，引發學人遊方行腳去參問「性是什麼」、「性

在何處」，禪師們點出「性的作用」使學人得個入頭處。這種被溈山稱為從上

宗門的爪牙（僅為方便），層出不窮，然學人每每稱指而忘月，致使學有師承

宗旨之提舉。禪師們為了承擔大事，無不勤於參訪，因信己之深，而所學更

為專擅，參學者多，正法由之得以宏傳。學人也每能會取「槃妙心」，得「正

法眼藏」。 
五祖弘忍之前，注重的是《楞伽經》的禪法，而有所謂的如來禪。由五

祖弘忍傳法六祖慧能，則改重視《金剛經》的禪法，逐漸形成了祖師禪，甚

至有呵佛罵祖而貴「自得」的禪思想出現。由於神秀繼承《楞伽經》的傳承，

其禪法是講求方法、漸悟，相對於慧能的不拘形式直指當前一念本來解脫自

在，而有「漸」、「頓」之別。又因活動的地域關係，且有「北宗」、「南宗」

之分。但《壇經》〈頓漸品第八〉上說得很清楚：「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

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但學者

仍各務其師說，而自競為家。北禪宗沒落後，一般人所知的禪宗即是慧能會

下的南宗禪。至晚唐五代，五家分燈，至宋朝則有「五家七宗」之說。這「五

家七宗」由於創始者個人的學養、性格與作風上的差異，因此在教導弟子與

學僧時採用的方式有別，這樣形成了所謂的「家風」或「宗風」，但說穿了仍

是「第一義不落言詮」，有以勢表義，有以語表理，或交互為用，但「法無殊

味」不離「無住」，內容上談論的仍不離「三藏十二部」中般若、華嚴、法相

與唯識的大意。禪者們為圓融其道，除化門之外，還有偈頌傳世，諸家會宗

之意僅在深淺。至永明延壽出世，在《萬善同歸集》中把禪門的輕忽一一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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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主頓悟漸修乃不違圓旨，而諸佛法門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

中國禪宗發展到此，已是極至，難以推陳出新，湛愚的《心燈錄》中也一再

贊揚中晚唐諸賢達，而輕詬五宗之後的禪門失卻「直指」之宗本。 
禪門五家的興起，與會昌法難下僧侶們的弘化實有密切關係，五家的宗

主僅雲門與文益未逢會昌法難，但與會昌法難下的僧侶有所關聯。他們的宗

旨在于「見性成佛」，而各家各有其宗眼，正如法眼宗文益在《宗門十規論》

所指出的：「曹洞則敲唱為用，臨濟則互換為機，韶陽則函蓋截流，溈仰則方

圓默契。」而法眼則認為「雖差別於規儀，且無礙於融會。」氣魄更大，乃

出所謂乘願而來的永明延壽。在門庭設施和接引學人的方式上，乍看有別，

但實係為救一時之蔽，覓個不受人惑的人。而祖師所傳，也僅在「明心見性」

的奇特方便，然此宗門爪牙但得隨政治、學風以及民情根性而敷揚，苟「古

人吹了還急磨」，不免墮入心機意識，使學人捫空逐聲色。所以宗門人說「承

當要審細」，莫謗「大般若」而墮因果。《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第四

則〈舉德山到溈山〉垂示云：「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

底手腳，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

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為湊泊。」可見晚唐

五代，雖天下離亂，但禪門師說依然相競，「通心上士，逸格高人」輩出，當

時南北僧徒往來參學，各舉佛法因緣以驗心地，乃產生禪門五家宗派，這五

宗學人大抵能「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其風範乃為後世禪家們所

傳誦。由其事跡，可窺出從慧能以來禪法的演變及宗眼之所在，也可知曉中

國學人對各種文化之融匯與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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